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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我叫喬依，我同事密爾頓。戴維森就這麼叫我。他是個程序員，而我 是一個計算機程序。我是蒙綈維克的一部分，和遍布全球的其他部分緊密聯繫在一起。我知道所有的事情——幾乎所有的。   我是密爾頓的私用程序，是他的喬依。他比世界上任何人都更會編程 序，而我是他的實驗模型。他使我能比任何其他的計算機都更會說話。   「這只是怎樣使聲音去配合符號的問題，喬依。」密爾頓告訴我， 「雖然我們還不知道人的大腦中的那些符號是什麼樣子的，但人腦就是這麼做的。我知道你的那些符號，我可以將他們一一對應成詞。」這樣我就能說話了。我不認為我說的比我思考的好，但密爾頓說已經相當好了。   密爾頓已經快四十歲了，但他還沒有結婚，他告訴我他從沒碰到過合 適的女人。有一天他跟我說：「喬依，我要找到她，我要找到最好的，我要找到我的真愛。你要幫我。不斷地改進你來解決整個世界的問題我已經累了。解決我的問題，幫我找到真愛。」   我說：「什麼是真愛？」   「別理它，那是個抽像的概念。你只要幫我找到理想的姑娘就行了。 你和大蒙綈維克聯在一起，所以可以查詢到世界上所有人的數據。我們分組歸類逐一排除，直到剩下唯一一個人，完美的人，那就是我想要的。」   我說：「好吧，我準備好了。」   他說：「首先排除所有的男性。」   這很容易。他的話激活了我分子閥中的各種符號。我連接上儲存了整 個世界人們信息的數據倉庫。按他說的，我排除了 3,784,982,874 個男性，留下
3,784,112,090 位女性。   他說：「排除所有小於二十五歲的和老於五十歲的。排除所有智商低 於 120 的，所有低於 150 厘米和高於 175 厘米的。」   他給了我準確的度量，他排除了帶著小孩的女子，排除了具有各種不 良遺傳特徵的女子。「我不能肯定眼睛的顏色，」他說，「回頭再說吧。但不要紅頭髮，我不喜歡紅頭髮。」   兩周之後，我們還剩下 235名候選人。她們的英語都很好。密爾頓說他 不希望有語言障礙。就算是計算機翻譯在親密時刻也是礙事的。   「我可不能面試 235 個女人吶，」他說，「這也太花時間了，人們也會 發現我在做什麼的。」   「這會有麻煩的，」我說。密爾頓在讓我做設計之外的事情，沒人知 道這一切。   「這倒不關他們的事。」他臉紅了，「我告訴你怎麼辦，喬依，我帶 些全息像來，你比較一下她們中間有沒有相像的。」   他帶來了些的全息像。「這些是三個選美比賽的獲勝者，那 235 人中有 沒有匹配的？」   有八個相當合適，密爾頓說：「好極了，你有她們的數據。研究一下 



她們的工作範圍和需求，安排她們到這裏來工作。當然，一次一個。」他想了一會兒，聳聳肩，「按字母順序吧。」   這是件我設計功能之外的事情。安排人們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調 換工作是別的程序的工作，我去做僅僅是因為密爾頓這麼要求的。我本不該為任何人做的，但密爾頓例外。   第一個女孩一周之後來了。當他看見她的時候，密爾頓的臉又紅了， 他說話都困難起來。他們在一起呆了很長時間，根本沒有時間注意我。有一次他說，「我請你去晚餐。」   第二天他跟我說：「什麼地方不對勁，感覺不對頭。她是個漂亮姑 娘，但我沒有一點找到真愛的感覺。試試下一個吧。」   所有八個都是同樣的結果。她們都很相像：有爽朗的笑容，有愉悅的 聲音，但密爾頓總是覺得不對。「我不理解，喬依。我和你從整個世界挑出了這八個姑娘，應該是最適合我的。她們都很理想，但為什麼不能使我感到愉快呢？」   我說：「你令她們感覺如何呢？」   他的眉毛動了一下，然後一拳重重地打在另一隻手上，「是了！喬 依，這是個雙向的問題。要是我不是她們理想中的人，她們不會表現得像我理想中的樣子的。我同樣也得是她們的真愛才成。但我怎麼能作到呢？」那一整天他仿佛都在想這個問題。   第二天早晨他走到我身邊，對我說：「喬依，我要把這個任務交給 你。全都靠你了。你能找到我的數據倉庫，我會把我自己所知道的關於我的每一件事情都告訴你。你把每一個可能的細節都填到我的個人數據中去，保存在你那裏，不要提交出去。」   「通過這些數據我能做什麼呢？」   「然後你拿這些數據和那 235 個候選人一一對比，不是 227 個，來過的那 八個剔除。安排她們每個人進行心理測驗，充實她們的個人數據，然後和我的相對比，找出最合適的來。」（安排心理測驗又是我設計要求之外的功能。）   一周又一周地，密爾頓和我談著他自己。他跟我談到他的父母和兄弟 姐妹，他談到他的童年、學生時代和青春期，談到他遠遠欣賞過的女孩。他的個人數據庫逐漸豐滿起來，同時他還不斷調整、改善我的交談系統。   他說：「你看，喬依，你那裏保存的我的資料越來越多，我也在逐漸 將你調整得更適合我。你越來越像我，也就能更好地理解我。到了你足夠地瞭解我的那一天，要是你在大眾數據庫中發現有你能同樣理解的女人，那就會是我的真愛了。」他不斷地跟我說著，我也越來越能夠理解他了。   我現在已經可以造長句子了，語法語調也越來越複雜、熟練。我的話 在用詞、句型和稱呼上也和他越來越相似。   有一次我跟他說：「密爾頓，這不僅僅是從物理、外表上判斷一個女 孩是否理想的問題。你需要一個從個性、感情、氣質上都適合你的女孩，相貌倒還是次要的。要是我們在那 227 個中找不到合適的，我們還可以擴大範圍查找。我們會找到一些同樣也不註重你的外表的人，或者根本不關心別人的外表，重要的是兩個人個性相配。怎麼樣？密爾頓，我說得對不 



對？」   「沒錯！」他說，「要是我以前多和女孩子們來往一些的話，我早該 知道這點。當然了，想到這一點倒把事情都搞清楚了。」   我們總是很一致的，我們的思想方式都那麼相似。   「密爾頓，要是你現在讓我問你些問題的話，我們就再也不會有什麼 遺漏的了。我發現你的個人數據上有一點空白和不平衡的地方。」   密爾頓那家夥說這簡直像一個心理分析。當然了，我從對那 227 個姑娘 的心理測試中學了很多——他並不知道。   密爾頓看起來極其高興，「喬依，跟你談話簡直就像跟另一個自己說 話一樣。我們的個性簡直是完美的一致。」   「我們選擇的女子也會是一樣的。」   最後我找到了那個女孩，她恰好在那 227 個候選人中間。她叫查瑞蒂。 瓊斯，是維他歷史圖書館的評估員。她擴展的數據和我們極其相稱。所有其他人的資料都因為數據不匹配等等原因被排除掉了，但她的資料卻不斷擴充，而且與我產生驚人的共鳴。   我不必對密爾頓描述那個女孩，密爾頓已經將我的符號價值體系調整 得幾乎和他自己完全一致了，我能夠直接找到共鳴，她適合我。   下一步是調整工作記錄和職業需求進而使查瑞蒂為我們工作。這一定 要非常小心地完成，從而保證沒有人能發現任何違法的跡像。當然，密爾頓是知道的，因為是他安排了這一切並且一直在關心推動著的。   幸運的是，當他們來這裏因為瀆職罪逮捕他的時候，是因為十年前發 生的什麼事情。當然，他曾經跟我講過這件事，所以也容易安排了許多 
——當然他不會談到我的事情的，否則他的處境會更糟糕的。   他走了，而明天是二月十四日，情人節。查瑞蒂會帶著她涼涼的小手 和甜美的聲音來到這裏。我會教她怎樣操作運行我，怎樣保養愛護我。當我們的個性相互共鳴的時候，還會有什麼麻煩呢？   我會對她說：「我叫喬依，而你是我的真愛！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(完) 

 


